
根河是棵树浴
这个想法萌动时袁 我正在内蒙古大兴安

岭根河林区参观遥 这里有一片安静的林间度
假村袁有一片被林荫包围的绿茵茵的草地遥一
幢幢度假别墅袁错落有致袁闪在杂花点点的绿
草地上遥 这别墅是红色的吧钥 抑或是橙色的钥
极目望去袁 就像一团团火焰闪动在绿色铺就
的天地里袁甚为养眼遥 这正是泛秋水的季节袁
不知从哪儿涌出的涓涓山水淹没了草地袁草
地变得水汪汪的袁成了闪着波光的草海遥那一
幢幢彤红的别墅倒映在水里袁 还有水中的太
阳袁都泛着红红的微光遥草海里还有五色的杂
花袁顽强地展示着秋的凄艳袁一群白色的灰色
的袁叫不上名字的鸟儿在水草里觅食袁脖颈一
伸一探的袁看似非常悠闲遥 有一只大白鸟儿袁
展开好大的翅膀忽扇着袁 红红的长腿在浅浅
的水草里小跑着袁划动起浅浅的涟漪袁让水中
的蓝天白云一闪一晃的袁 向无穷尽的远方散
去尧散去噎噎
水草上袁 还有一段段一节节细小的枯树

枝般的灵物袁仔细看袁才识得这是有着细细长
爪的蜉蝣生物在水面上疾疾滑动袁 个个忙乱
的样子袁显得一点也不从容遥 深秋的逼近袁造
成了这些生物的紧迫感袁 正是这份紧迫感才
造成了生命的不从容袁 才让这片碧水充满了
生机和灵动遥放眼碧水中的一切袁在四周森林
的衬托之下袁宛若仙境一般遥 其美其静袁其梦
其幻袁 不由地让我们这些观光采风的作家连
连感叹袁这怎一个美字了得钥 我不知道袁脚下
这洇洇碧水来自何方遥 我多少有些茫然地望
着这涓涓细水袁如洗蓝天袁还有这寂静的绿得
都有些发黑的森林袁像是在寻找着什么遥
一直同行的内蒙古森工集团党委宣传部

工作人员告诉我袁每年到了这个时候袁这片草
地便是一片水泽袁不间断地溢向根河袁补给着
根河遥我看着倒映在水中的红色别墅袁有些隐
隐不安遥同行者微笑着让我放心袁说眼前这些
水量都是有测算的袁不会淹进别墅里遥 再说袁
就要入冬了袁游客也进不了山和林子了遥我也
知道袁一变天袁这里就要雪裹苍山袁冰封森林
了遥 这里是中国冷极袁保持着零下 50摄氏度
的奇寒记录遥 也只有深秋时节袁 这细细的水
流袁像是从草窠中尧林木中尧石缝里无声涌出袁
在森林和草原上形成了无数的水泊和沼泽遥
过去袁 人们总说覆盖千山的大森林本身就是
一座大水库袁我这次是确确实实信了遥正是从
这黑绿色山林间渗出的水流袁 养育润泽出了
大兴安岭美丽的女儿要要要根河遥
根河袁 这条隐藏在大兴安岭林区的淙淙

河流袁被蒙古族人称为野葛根高勒冶袁译成汉语
为野清澈寒冷的河流冶遥 现在的野根河冶已经超
出人们对一条河流的单纯认知袁 成为了一个
地域袁 成为了偌大山林和这个森林城市的代
名词遥
根河原本是蒙古族以及其他中国北方少

数民族的游猎之地袁 追溯它的先民与鲜卑等
中国历史上的游牧民族有关袁 那是几千年前
的事情了遥 现在根河的密林深处还有鄂温克
族使鹿部落的人在生活袁 走在密匝匝的林间
不时有鹿鸣呦呦声从黑压压的林间短促荡
起遥根河在很长一段时间袁一直被称为额尔古
纳左旗袁这也与一条河流有关遥 额尔古纳河袁
在叶尼布楚条约曳签订后袁才成了中俄界河遥森
工集团的一位专家告诉我们袁 大兴安岭林区
曾经对所辖林区水系进行过一次普查袁 发现
在大兴安岭林区共有大大小小尧 长长短短的
河流 4000多条遥这些细细的河流大多是叫不
上名字的袁条条碧水环绕着大兴安岭袁在大森
林间湍湍淙流袁 就像母亲的乳汁一样哺育着
绿油油的大兴安岭遥 20世纪 90年代中期袁随
着根河林产工业及各种经济的大踏步发展袁
经国务院批准袁设立了根河市袁归内蒙古呼伦
贝尔市所辖遥
亲历亲探根河之源袁 让我们这行作家感

慨良多遥那天袁看完倒映在绿水草浪中的度假
村袁人们仍是余兴未尽袁三三两两地在根河之
源的林间草地上袁观看着交谈着遥有只白色的
大鸟袁像是被惊扰了袁扑扇着长长的大翅膀起
飞袁就像一艘扬帆起航的白色帆船袁好大哟袁
其形之巨完全超出了我对普通鸟类的想象遥
那时袁 我正在津津有味地驻足观看根河之源
的宣传栏袁大鸟几乎就从我的头顶掠过袁让人
浮想联翩遥 而宣传栏上那幅多彩的根河水系
示意图却牢牢吸引了我尧触动了我遥这我才一
下看清楚了根河的真面目袁 那是一条竖立的
蔚蓝色河流袁弯曲飘逸袁粗粗细细的根须袁密
密麻麻袁 就像是一棵粗大的树干突兀直立在

我的眼前遥 条条细流袁就像根河生长出来的粗
枝细丫袁 又像是无数密布的毛细血管为根河
主干提供不尽的生命之水遥 观看着根河水系
图袁我就像仰头观赏着一棵直立的大树袁脑中
忽然迸发出根河是一棵树的强烈念头袁 这抑
或是作家的所谓灵感吧钥 根河这棵参天大树
像磁石一样牢牢吸附在记忆的深处袁 不时吞
噬着我尧撞击着我遥 说实在的袁我也为自己的
想法吓了一跳袁怎把根河比作成一棵树钥 这恐
怕不仅是电光石火脑洞大开吧钥 可我思来想
去袁走在根河的树丫之间袁总觉得这是一个恰
恰实实的存在遥 而根河儿女呢钥 林中万物呢钥
那他们一定是森林中的生灵袁 是山水中的魂
灵袁正是有了他们袁根河才有今天这般秀美和
生动遥
这是我有生以来袁 第二次与根河亲密接

触遥 在 20世纪 80年代中期袁刚走上文坛的我
和蒋子龙尧叶楠尧谌容等十几位国内著名作家
曾结伴走进大兴安岭林区采风袁 与林区人接
触多了袁 感到这些林区儿女当中蕴藏着相当
一批读书人袁谈上几句袁你就能嗅到从这深山
老林里飘荡出的浓郁书卷气遥 这的确有些与
众不同袁 彻底颠覆了我头脑里大兴安岭粗粝
彪悍的印象遥 我当时就被这些坚守在深山老
林里的读书人所折服袁通过交流袁我知道林区
这些读书人大都是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从全
国的各类大专院校毕业的青年学生袁 他们是
那样意气风发地来到这里的遥 这些通观达变
的书生们袁颇有见地袁可谓出口不凡袁如遇上
世外高人一般袁让我不得不刮目相看遥 这些读
书人多有大兴安岭风雪 20 多年的磨砺和拍
扑袁但始终没有磨灭掉身上的书卷气遥 正恰遇
改革开放的燃情岁月袁 更大地焕发了他们身
上的书生意气袁 这些读书人对大兴安岭林区
的未来充满了诗一样的期许遥 有朋自远方来袁
那么多作家来到了林区袁 自然在大兴安岭引
起了轰动遥 好客的林区人袁兴致勃勃地带我们
到林中河边的草地上野餐袁欢歌袁唱俄罗斯歌
曲叶红莓花儿开曳袁让我感受到了火热的文艺
气息遥 记得那天大家围坐在林间草地上袁唱歌
跳舞袁其间大谈林业与文学尧生态与文学袁想
想也不知哪来的那么多的话题和谈兴遥 他们
自豪地告诉我们袁 现在全中国铁路木枕每三
根就有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的一根袁 这得是
多大的产量呀袁 这得对国民经济有多大的贡
献率呀浴 我当时就想这根根枕木连接起来一
定能通到月球上去吧钥 这是了得的事情袁这是
大兴安岭永久的辉煌遥 我也是个容易激动的
人袁当时真想给满山苍翠的大兴安岭鞠个躬遥
几十年过去了袁这一切仍是记忆犹新袁现

在重回根河袁曾经的一切都历历在目袁那些荡
在林间溪边的笑谈声仍清晰在耳遥 那天袁看着
这些壮实的读书人袁他们都成为了手握电锯袁
戴着狗皮帽子袁大声喊着野顺山倒冶的有知识
有文化的伐木壮汉遥 可书生就是书生袁免不了
忧国忧民袁他们都有些隐隐担心院树再这样经
年累月地伐下去袁 大兴安岭的森林还会存在
吗钥 的确袁有不少地方袁已经显出了裸露的大
块大块的山石袁非常刺眼遥 记得袁这里曾经有
一位林业局局长袁他的思路非常清晰袁是想让
我们这些作家用手中的笔呼吁呼吁袁 告诉世
人大兴安岭之痛袁立即停止伐木袁在林区迅速
发展多元的林业经济遥 他说了一句话袁林间应
当有虎啸鹿鸣袁不能再是电锯声声遥 我当时觉
得这是非常有远见的发声袁 所以就像刀子刻
在心中遥
在林间小路上袁 我与同行者谈起这些 30

多年前结识的大兴安岭读书人袁 他依稀还知
道袁说这些人大都是当年林区的老领导尧老专
家袁现在很多人已经作古了袁永远地融进了大
兴安岭的青山绿水中遥 刚才提到的那位林业
局局长也故去了袁 但他的愿望和梦想却已经
实现了遥 我们这些作家停留在一片被称为停
伐纪念地前袁看到被伐下的一段段粗树袁横躺
在林间的石头上袁布满了厚厚的苔藓袁就像出
土的青铜器遥 细细的涧水从它们粗大的身躯
前缓缓流过袁林区工作者告诉我们袁全面停止
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已有好多年了袁 现在整个
林区都以养护种植育林为主袁 并为全国各地
提供优质苗木遥 新栽的幼林也都粗壮了袁一望
无际袁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数字袁满目青松已
经占据了我的脑海遥 站在停伐纪念林前袁放眼
望去袁天蓝蓝袁山青青袁水苍苍袁林莽莽袁这就
是现在可爱的根河袁我们美丽的大兴安岭遥 天
蓝山青间袁 我觉得远行的大兴安岭第一代读
书人还在袁仍然活在这茫茫林海间袁化成了根
河这株参天大树遥 巍巍乎袁巍巍乎浴 我的眼睛

不禁又有些湿润了遥
我又记起 30 年前大兴安岭林区为我们

这些作家召开的那个欢迎晚会上袁 当着数千
热情的林业人袁我心跳得怦怦的袁职工群众这
般的热情袁对作家的厚爱袁在我几十年的文学
生涯中非常少见遥 那天袁林区人让我们每个作
家说一段话袁当然作家们讲得个个精彩袁欢呼
喝彩声不断遥 我忽然明白袁原来我们的作家袁
我们的文学可以与天地万物苍生贴得这样
近遥

我记得一位青年女作家用清脆的武汉
话袁从不适应林区入旱厕谈起袁瞻望了未来林
区的厕所革命袁听来非常新颖遥 当时袁我感觉
她就像一只美丽的杜鹃鸟儿在啼转报春袁热
切地呼唤着林区的现代文明袁这在 30多年前
是非常前卫的期许遥 当我从她手里接过话筒
时袁我说了一句院我热爱美丽的大兴安岭袁我
真的想当一只密林深处的傻狍子遥 当时袁会场
荡起的欢声笑语袁也犹响在耳边遥
弹指间这是 34年前的事情了遥 也就是在

那个夏天袁 一位叫于海俊的内蒙古林学院毕
业的大学生袁 来到了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工
作袁 成为了来林区工作的第二代读书人遥 当
然袁那时袁这一切我并不知道遥34年后袁当我梳
理于海俊的辉煌人生时袁 他已经化成了根河
这株苍苍老树的新枝新叶遥 就在 2019年 6月
那个电闪雷鸣的日子袁 他率队扑打因雷电引
起的森林大火时袁不幸以身殉职遥 于海俊英雄
的生命永远定格在根河遥 于海俊被中宣部评
定为野时代楷模冶袁其英雄事迹由报告团在全
国巡讲袁感动了无数中国人遥 而我更看重的是
他是一个读书人遥 现在大学生在林区已经比
比皆是袁但于海俊是个做学问的人袁他从一名
林业技术员到森林调查规划院副院长尧 副总
工程师再到根河林业局担纲袁一路走来袁于海
俊始终不忘读书钻研业务遥 我知道袁这位正高
级林业工程师袁 也是中国林业工程标准的制
定者之一遥 于海俊无疑是一位优秀的读书人尧
学者袁 同样也是在关键时刻敢于迎着大火而
上的英雄遥 这是大兴安岭的哺育尧 根河的滋
养遥 面对这样一位优秀学者的牺牲袁让我十分
憎恶大兴安岭的大火遥 我异想天开袁琢磨着用
一个什么样的有效办法把这条恶龙关进笼子
里呢钥
说起森林防火袁同行者告诉我袁这已经是

大兴安岭林区的常态工作遥 每到春秋两季防
火期袁林区干部职工严阵以待袁随时准备披挂
上阵袁与林火搏斗遥 他们是火海中的角斗士袁
是舍生忘死的先锋遥 同行者带领我们参观森
工公司的一支专业扑火队袁 这就是威风八面
的一支战斗队伍遥 同行者告诉我袁现在林区每
个森工公司都有这样的专业扑火队袁 还有森
林消防部队袁 他们都是大兴安岭森林的保护
神遥 我看了他们的灭火装备袁同行者说这是常
规的袁林区还有航空护林队伍袁哦袁连飞机都
动用上了袁我想不出飞机灭火是什么样子袁直
接洒水还是洒土钥抑或是别的什么灭火物钥同
行者说袁林区时刻绷紧森林防火这根弦袁严防
死守已经是林区人生活工作的常态遥 我说袁林
区交通路线简陋袁连错车都不自如袁出险时咋
办钥 同行者凝眉道院 这是一个需要重视的问
题遥 我想袁还是应该建设防火公路袁高标准袁网
格化袁这样能将明火封在网格内袁容易控制明
火遥 野火烧不尽袁春风吹又生遥 也有的专家说
森林大火是大自然生存法则的一部分袁 可以
消灭一些森林病虫害遥 我与同行者交流防火
公路的网格化建设事宜袁他微笑着说袁如果那
样是个好事情遥 他总是那样的温文尔雅袁不急
不慌袁读书人的派头十足遥
我不懂森林防火公路建设袁 但怀着很大

的期许袁离开了根河袁但根河这株大树牢牢地
矗立在我的心间遥
大兴安岭林区难以独木成林袁 这需要的

是国家行为袁 像三峡工程和三北防护林工程
一样袁要用长时间袁花大钱袁建立网格化的公
路防火体系遥 干它几十年袁以求长治久安遥 后
来我看到新华社记者报道了国务院调查组关
于凉山森林火灾的调查袁其中有一个观点袁引
起了我的共鸣袁 是说我国的防火道路每公顷
仅占 1.8米袁还不及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遥 一
叶知春袁科学地破解我国的森林防火问题袁一
定正在路上噎噎
这晚袁根河入梦来袁耀动着闪闪的生命之

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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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安花木秀

阴 刘朝江

内蒙古大兴安岭素有野绿色海洋冶和野天然植
物博物馆冶之美称遥 温暖的季节里袁山山岭岭百花
争艳袁万木竞翠袁处处洋溢着生机与活力遥
大兴安岭共有各类植物 16000多种袁 地区横

跨寒温型针叶林带尧中温型夏绿阔叶林带尧森林草
原带等几个自然地带袁 北部林区由于平均海拔较
高袁 又地处森林草原过渡地带和植物区系成分相
互渗透地区袁植物种类丰富袁并具有典型高寒尧高
纬度植物特征袁植被类型有常绿针叶乔木尧夏绿针
叶乔木尧夏绿阔叶乔木尧短生草本植物等袁如雍容
华贵的樟子松袁庄严肃穆的落叶松袁亭亭玉立的白
桦树袁婀娜多姿的桦楸林袁高耸云端的钻天杨袁攀
岩临壁的偃松树袁 逐水而生的榆柳林噎噎其中兴
安落叶松袁是这里的主要经济树种袁此树树干笔直
挺拔袁树冠很少袁生长缓慢袁胸径在 40厘米左右的
成熟林袁其树龄都在 70年以上遥
岳桦(俗称黑桦)是东北山地森林垂直分布最

顶端的树种之一袁一般都在海拔千米以上遥当放眼
大兴安岭的群山峻岭袁 偶尔会见到大山的阳坡山
腰或顶端袁 独自生长着一丛丛郁郁葱葱的低矮树
木袁那就是高岭岳桦遥岳桦生长缓慢袁木质坚硬袁百
年以上树龄袁其树高不过 5公尺袁可与野南山不老
松冶相媲美遥 土薄袁坡陡袁风大袁干旱袁高寒袁是适合
岳桦生长的自然环境袁那粗糙皴裂的树干袁虬生曲
长的枝冠袁时刻展示着绿色生命的顽强与伟大袁以
珍奇诠释着野物竞天择袁适者生存冶的自然法则遥
北部林区有一座桦楸山袁 山上生有一种桦楸

树遥此树系稀有珍贵树种袁树高约 10公尺以上袁树
冠形态美丽袁其果可食袁这里也是大兴安岭唯一生
长桦楸的区域遥桦楸五月开花袁如同在翠绿的树叶
上洒下一片碎银遥秋天结果袁红果绿叶袁鲜艳夺目遥
冬之花楸袁 一串串红艳艳的果实犹如熠熠生辉的
红宝石袁娇美迷人遥
桦楸树在俄罗斯大地上随处可见遥 俄罗斯人

把它称为俄罗斯树袁把它看作故乡和家园的象征袁
桦楸树在俄罗斯民间传说中具有更为神奇的魔
力袁由于桦楸果的红亮颜色同电闪有相像之处袁人
们把桦楸树枝当成雷神大锤的象征袁 用来驱鬼避
邪袁也常把雷电之夜叫作桦楸之夜袁俄罗斯人非常
喜爱花楸树袁经常说院桦楸树永远和我们在一起袁
为我们分忧解愁袁为我们欢乐歌唱遥诗人作曲家还
专门为花楸树作词作曲袁抒发对它的喜爱之情袁俄
罗斯人把它视为祖国尧大自然的化身袁把它视为婀
娜多姿尧体态轻盈的少女象征袁视为女人幸福的象
征袁有道是幸福就像桦楸的果袁时而充满苦涩袁时
而充满欢乐遥

每一种树木袁都有每一种风景曰每一处绿荫袁
都有每一种神韵遥它们宛如一个庞大的尧人丁兴旺
的树木家庭王国袁扎根高高兴安岭上袁沐雨栉风袁
迎霜斗雪袁暑热寒凉袁繁衍成长袁生生不息遥它们用
自身特有的颜色与质地袁绘就了一幅神奇俊秀尧气
势磅礴的祖国北疆美丽画卷袁 并为国家建设与发
展做出了重大贡献遥
据资料介绍袁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的铁路木

枕尧电杆和主要矿业的坑木袁用的都是大兴安岭的
落叶松袁就连北京人民大会堂尧历史博物馆尧军事
博物馆等著名建筑袁 也选用了大兴安岭的落叶松
木材遥
赏木离不开观花遥 林区每年的无霜期虽然很

短袁 但是花期却很长袁 从每年初春五月到金秋九
月袁每天都有不同品种的野花在竞相开放袁其中兴
安杜鹃花是这里的报春使者袁五月的兴安袁山林中
的冬雪还没有完全融化袁 不畏寒霜的兴安杜鹃就
已经含苞待放了袁随着几场春雨过后袁伴着林区第
一声雷鸣袁丛林中袁山岗上袁田野里袁一株株袁一簇
簇袁粉红色的杜鹃竞相吐艳袁有时天上还不时飘落
起纷纷雪花袁娇艳欲滴的杜鹃花袁在玉屑银絮的装
扮下袁显得更加妖艳袁更加浪漫诱人遥 还有如白头
翁尧玫瑰花尧稠李花尧芍药花尧百荷花尧金莲花尧蒲公
英噎噎从树冠到草坪袁从山岗到田野袁婀娜多姿袁
五彩缤纷袁 姹紫嫣红袁 就好像花卉家族的选美大
赛袁千姿百态袁美艳绝伦遥
林区百花盛开的季节袁 也是蜂农最忙碌的时

候遥他们从远方匆匆赶来袁将蜂箱整齐有序地摆在
山脚下尧山道旁尧疏林中袁随之搭起一架架简易的
帐蓬袁伴着袅袅炊烟升起袁一个野甜蜜加工厂冶就诞
生了遥每天生产的新鲜蜂蜜深受人们的喜爱遥他们
将微笑留在百花丛中袁 将甜蜜送往祖国的四面八
方遥
林区的这个季节袁在观花赏木的同时袁还可以

饱览野亚洲第一湿地冶的奇貌多姿袁听野不冻河冶的
神奇传说袁与湿地特有野生动物水獭尧秋沙鸭尧罗
纹鸭尧细嘴山鸡尧灰鹤野生动物邂逅遥 如此美妙的
情景怎不让人赏心悦目袁流连忘返呢钥

(随笔冤

一只高高捧起的酒碗

敬天
敬我们共同仰望的高度

这碗老酒
是浸泡过霞 白云 月色和百草根儿的
一片林子的深情也在酒里荡着
有幽香遥

这碗老酒的清冽
大兴安岭骨子里透出来的
拿出骨子里的东西敬天
一敬就是千年万年遥

自然袁自自然然又自然而然

这份清冽
守望的松桦和远行的河流有
我身边的兄弟姐妹也都有

松 针

因为织雨补风
因为需要把阳光缝在年轮的辐条上
把月色请进细密的针脚里

因为喜欢刺绣
喜欢一针一线地绣自己

松的针
每一枚都是在岁月石板上磨成的
松树就把腹稿交给针尖

此外袁遁着夜咳声
松针还能找准穴位
一针下去就抵达了春天

更让落在身边的鸟鸣疼了几下
花蕾攥着的拳也松了许多

红玫瑰

抵押全部积蓄
开花
开一座城堡尧陈列馆袁或者祭坛
青春的遥 爱情的遥

红着脸开
开自己
开一场大火袁一片新天地
青春的遥 爱情的遥

开花
由我到忘我
开出香是硬道理
青春的遥 爱情的遥

也备了一些刺儿
也失眠着
把内部的夜咳成血遥

告诉世界
沦陷于蜜蜂
是情愿的遥

芍药花

花朵打开
那是芍药有话要说遥

或者袁做锦绣文章
如牡丹遥

用攒了一冬的力气建房子
建漂亮房子
把阳光和月色都请进来遥

也怀揣天真
要和春风谈一场恋爱
用扑鼻的香袁扑过去遥

只是袁花瓣卷舒的命比纸还薄
芍药的药袁不能救自己遥

一截木头

曾经的树
里面有火袁
遂人在很早以前就钻出来了
里面有光袁
那是叶子用心血换回来的
有老而不死的故事
有水渍泪痕
有临终笔迹和早年指纹遥

一座村庄遗址袁
一段恋情余温袁
都有遥

也偶有砍伐声遥

路过时
还传出夜莺和翠鸟的歌遥

鸟鸣
留给我和斧头听遥

阿尔山天池

阴 王秀竹
渊外四首冤


